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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話說賈母、賈夫人正然勸慰巧姐，只見尤二姐從套間內走了出來，叫道：「姥姥快來罷！」劉姥姥聽了，就往裡跑。又聽裡面

小孩兒呱喇呱喇的啼哭，就知是平兒已經分娩了，忙向尤二姐道：「姑娘，你進去瞧瞧，是大喜呀，是小喜？」尤二姐聽了，連忙

轉身進去。不多一時，走了出來，笑道：「老太太，大喜，是個小子兒。」賈母聽了歡喜，道：「今兒真是三喜臨門：姑娘出嫁，

平兒養兒子，鳳丫頭又生日。再算上寶玉房裡放人，這就是四喜了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今兒是鳳姑娘的生日麼？我也不知道，也沒

備了上壽的禮物來。」鳳姐笑道：　　「噯喲！姑太太，再別折受我了。這兩日沒忙成個浪鴨子，那裡還記得什麼生日呢。要不是

老祖宗提起來，連我自己也忘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真真的老太太的好記性，我們那裡記得這個沒要緊兒的事情呢。」賈母笑道：

「我那裡是什麼記性好。我也是瞧見鮑二家的，才想起來的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　　只見劉姥姥從套間內走了出來，笑道：「老太太，姑太太們，大喜！大喜！養了個又白又胖的小哥兒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姥姥有

勞你了，你難道不喜嗎。產母上了炕了沒有？」劉姥姥道：「諸事俱停妥了。不瞞老太太說，我是乾這一行兒的老把勢。這會子老

太太、姑太太們，只管進去看看去罷。」賈母道：

　　「既是這樣，我和姑奶奶、兩個太太進去瞧瞧去。他們姊妹們，過了三天再進去罷。」於是，賈母並三位夫人自到套間去看平

兒不提。

　　這裡鳳姐向寶釵、黛玉道：「二位嬸娘，你們也行點好兒罷。把我這滿地的東西，也替我拾掇拾掇呢。也讓我叫個人來，給月

子裡的人熬點粥兒嗎！」寶釵道：「我們昨日送過來的箱子、匣子裡頭，這些東西都是有的。況且嫁妝已是過去了，你這會子好好

兒的，可又翻騰什麼呢？」黛玉又道：「你要不怕我們看了你的老包兒去，我們就替你幫個忙兒。」鳳姐笑道：

　　「噯喲！我還有什麼老包兒呢。這要不是平兒霸攬的緊，這點子東西早被你璉二哥哥鼓蕩淨了。」李紈也笑道：「寶妹妹，林

妹妹，咱們替他幫一幫罷！論起理來，我是個老嫂子人家，不該替你做事。但只是今兒又是狗長尾巴尖兒的日子，又累成個浪鴨子

的樣兒，我又瞧著怪心疼的。」說著，便同寶釵、黛玉一齊動手，替他拾掇完了。鳳姐叫道：「小紅，給奶奶們衝了好茶來，今兒

可都累著了。」說未說完，只聽門外鼓樂喧天，娶親的到了。

　　賈母和三位夫人聽見鼓樂之音，也都從套間內走了出來。

　　只見賈璉走了進來稟道：「老太太和太太們都在這裡呢麼，新親們都來了。太太上房裡一個人兒也沒有，虧了這個當兒上，姨

媽帶了他兩個嬸娘和三妹妹、史大妹妹多來了，我才教姨媽他們把新親們都讓到太太上房裡去了。周家原是個鄉下的人，也請不起

什麼高官顯宦。娶親的來了四個男客，都是些舉人秀才；四個女客，都是鄉間的閨秀，模樣兒卻都長的怪得人意兒的。」賈母冷笑

道：「偏是你的眼睛兒尖，怎麼可就偷著瞧見人家的模樣兒了呢。」說的賈璉笑著伸了伸舌兒。賈母又道：

　　「既是新親們來了，我們的兩個太太和珠兒媳婦、鳳丫頭，你們快過去照應新親們去罷。四丫頭、寶丫頭，林丫頭在這裡照應

著巧姐穿衣梳頭。我想他們那裡娶親來的，既然沒有什麼官員，我們這裡送親去的，也不必請人家部院裡的老爺們，就教姨太太家

的蝌兒－－他也是個監生，和我們寶玉、蓉哥兒、蘭哥兒－－他們也都是有頂戴的。送親的女眷，也就教我們三姑娘、史大姑娘、

菱姑娘、邢大姑娘四個人去。我和姑奶奶、劉姥姥都在平兒屋裡坐著躲會子就是了。你們說好不好？」邢、王二夫人聽了，笑道：

「老太太想的很周到，我們就照著老太太吩咐的辦就是了。」說畢，便領了李紈、鳳姐都過那邊上房去了。這裡賈母、賈夫人仍舊

到套間和劉姥姥說閒話兒。

　　寶釵、黛玉、惜春三人，服侍巧姐穿好了衣服。大家坐在炕上，又陪著巧姐淌了會子眼淚。只見王夫人領了娶親的四位女眷前

行，後面跟著送親的史湘雲、香菱、邢岫煙、探春，一個個花枝招展的走了進來。惜春、寶釵、黛玉一齊迎了出來。

　　大家相見，各道寒暄，彼此心中互相贊羨。王夫人便讓娶親來的四位女眷上坐，其餘的姊妹各按次序列坐兩邊，自己主位相

陪。釵、黛二人一旁侍坐。三道茶畢，娶親的女眷中一人向王夫人笑道：「親家太太，我們才在那邊喜酒也吃過了，時候兒也不早

了，我們早些兒給新人上頭罷！」王夫人聽了，即命人取了妝奩盒兒來，女眷們一齊動手與巧姐上頭開臉。諸事已畢，便起身告

辭。大家送了出來。

　　鳳姐、賈璉領了寶玉、蘭哥兒進來，又將巧姐安慰開導了一番。遂命寶玉、蘭哥兒用紅氈抱到榮禧堂，蒙上蓋頭，安坐在彩轎

內。但見燈籠火把，鼓樂喧天，娶親、送親的女眷坐轎，男客騎馬，十分熱鬧。出了榮國府，差林之孝討了鎖鑰出城而去。

　　此時已有丑末寅初時分。賈母、賈夫人仍舊回到自己的上房，囑咐王夫人，將前邊的屏風門封鎖了，不許家中上下男婦人等白

晝往來行走。俟寶玉送親回來，即與晴雯、金釧兒、紫鵑、鶯兒開臉上頭。先就給你們磕頭，等到黃昏人靜之時，再開門來見。王

夫人都一一的答應了。

　　不言賈母、賈夫人在上房白晝養神。且說邢、王二夫人出來親自看著封好了屏風門，邢夫人向王夫人道：「咱們大家也散一散

兒罷，整熬了一夜，到底也要躺一會子養養神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我也撐不住了。大太太回去差人問問二姑娘，今兒能

來不能來？我好拿車接他去。鳳丫頭回去告訴璉兒，把王大夫請來，也給平兒他們娘兒倆看一看，也吃個調養的藥兒。寶丫頭和你

林妹妹回去躺一會子，起來就張羅著給他們四個人上頭，開了臉也打扮起來，等寶玉送親回來，老爺下了衙門，把大老爺、大太

太、珍大老爺、珍大奶奶都請過來，教他們都磕了頭。到了晚上，再見老太太，豈不又省點事兒麼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答應了。這

才大家散去。

　　且說寶釵、黛玉二人只因熬了夜，身體乏倦，一路緩步而行。寶釵向黛玉笑道：「妹妹，你看明兒把他們四個人都放在房裡，

咱們兩人連一個伺候服侍的人兒也沒有了。昨兒晚上那麼熱鬧，我教跟一個兒過來，四個人一個兒也不肯。你說慪人不慪人？」黛

玉笑道：「這也難怪，他們大明大白的知道今兒給他們上頭，他們怎麼好意思面光光的出來見人呢？再者，你知道大嫂子、鳳姐姐

的脾氣，又愛和人嗷著玩兒，他們越發不敢來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可不是呢。我想你的雪雁，已經是太太給了四姑娘，換回紫鵑來

的，這會子也不好意思再和四妹妹要。秋紋、麝月兩個人，桂哥兒那裡又離不得，這卻怎麼好呢。」黛玉道：「那個雪雁，我也不

甚待見他，索性教他伺候四妹妹去罷。我記得當日還有個柳五兒來著，怎麼如今不見這個人了？」寶釵道：「說起來話長。自從你

寶哥哥出家之後……」
　　剛說到這裡，黛玉笑著將寶釵的肩上捏了一把，道：「姐姐你信著嘴兒，把什麼都說出來了。」寶釵也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，

難道是你沒叫過的嗎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我偏要教你說寶兄弟。」

　　寶釵笑道：「就是了。自從寶兄弟出家之後，老爺嫌家裡人多了，就要打發他的。後來有趙姨娘的個什麼親戚，名字叫個錢

槐，他老子在咱們銀庫上管過帳，當日就給他兒子說柳五兒，柳嫂子執意不肯。後來錢槐打聽出老爺要打發他，他就攛掇他老子，

硬求了老爺，把五兒娶到他家去了。誰知道五兒到了他家，晚上總不脫衣裳，和錢槐鬧死鬧活的，鬧的他們沒了法兒，仍舊送到柳

嫂子家來了。這會子再給婆家，人家聽見這個信兒，都不敢來說，把這個丫頭竟自耽擱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這丫頭竟是

個有志氣的人兒。等你寶兄弟回來，咱們商量仍舊把他要進來罷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這個呢，我也偏要教你叫寶哥哥，我才依呢。

」黛玉笑道：「你也太認真了，讓妹妹這一句兒罷。」

　　二人說說笑笑，已到了怡紅院的月門。早見晴雯、金釧兒、紫鵑、鶯兒、秋紋、麝月、奶媽子抱著桂哥兒迎了出來。晴雯笑

道：「二位奶奶，今兒可乏透了，我們預備了些兒蓮子桂圓湯，喝了早些兒躺一會兒罷，天也不早了，雞也叫了好一會了。」寶釵



道：「桂哥兒怎麼今兒醒的這麼早呢？」奶媽子道：「才剛兒鑼鼓喧天吵的那裡能夠睡呢。我才抱著滿地走了會子。」

　　寶釵道：「這會子安靜了，你再哄著他睡會子去。秋紋、麝月，你們兩人也歇歇去罷，你們也乏了。」奶媽子聽了，便抱了桂

哥兒回房而去。秋紋、麝月在後相隨。

　　剛一轉臉兒，只聽秋紋罵道：「沒臉的浪蹄子，你等到明兒再叫奶奶，我也不生氣。」麝月道：「你也不用生氣，過會子等我

問他。記得那年，二爺給我篦了一篦頭，他在那邊玩錢，一掀簾子進來看見了，就說，『還沒開臉，就上起頭來了！』這個話，說

的氣人不氣人。等我過會子問問他，可看今兒是那個浪蹄子、小養漢精兒上頭呢。」晴雯聽了，氣的臉兒刷白。

　　向寶釵、黛玉道：「奶媽們聽見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你們不用理他，咱們都進來罷。」金釧兒道：「奶奶們還不知道，昨兒

晚上，他們兩人就是這樣指桑說槐的罵了我們一夜。我們都不敢哼一聲兒。後來鶯兒姐姐氣不過，問了他們兩句，他們就說，你堤

防著，寶二爺今兒晚上把你怎長怎短，說的對不上牙兒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罷喲，你們不用理他們就是了，都進來睡覺罷。」金釧兒

聽了，便不敢再言語了。於是，大家回到房中，鶯兒、紫鵑端了桂圓湯來，每人喝了半碗，這才服侍他二人安寢。之後，四人也就

各去睡了。

　　約有一個更次，黛玉一覺睡醒，早見紅日東升，滿窗弄影。

　　瞧了瞧寶釵，尚在熟睡，忙推道：「姐姐快醒醒兒罷，日頭都出來了。」寶釵驚醒，在窗上望了一望，笑道：「你莫要驚怪，

昨兒是寅正才睡的，這會子只怕合家的人還都沒睡醒呢。昨兒一天一夜，鬧的人腰酸腿疼的，且躺著舒服一會兒再起來也不遲。」

黛玉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到底睡了這一會子，又覺著好些兒。才剛兒咱們商量，要把柳五兒仍舊叫了進來，也還只是他一個人兒，咱

們兩人也不夠用的。我前兒聽見他們說，芳官、藕官他們現在饅頭庵出家，我想把他們這幾個也叫了回來，就只怕老爺、太太未必

肯依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想的這些個，全不合我的意思。當日五兒在家時，咱們那個小爺因為你去世之後，總沒夢見你，定要在外間

等你的魂。晚上服侍的就是五兒，我在裡間聽著他們就有點子鬼鬼崇崇的。這如今若要把他仍舊叫進來，只怕服侍不成咱們，倒又

給小爺弄下掛心的了。至於芳官他們雖說是伶俐，好到底，是唱過戲的女孩子，那裡能夠像紫鵑、鶯兒服侍咱們貼心呢。我想，四

妹妹那裡，還有入畫、翠墨兩個丫頭呢，雪雁雖說不好意思和他要，我們若和他開個口，他也斷然沒有不肯給的理。我的意思，莫

若明兒依舊把雪雁要了過來服侍你，我明兒把我媽媽的丫頭，要一個過來服侍我也就是了。至於他們四個人，不過說是跟上咱們，

還像個丫頭似的，似乎不通理些；咱們回到房裡，他們該服侍咱們的地方兒，也還要照舊服侍才是，難道收在房裡，就算升了天了

嗎！」

　　黛玉聽了，笑道：「我的意思卻不在芳官他們身上，我想柳五兒他和錢家鬧死鬧活的不肯失身，到底是為誰呢？萬一這丫頭一

輩子說不出婆家來，我心裡覺得怪不忍的。」寶釵聽了，沉吟了半晌，道：「你想的也很是。原該推己及人，存心忠厚，才是你我

的為人，也不枉咱們讀書一場。只是如今切不可告訴寶玉。目下將他們四個人收在房裡，老爺就不喜歡的什麼似的。

　　不過是不敢駁老太太的回兒，那裡還敢再提柳五兒的話呢。且等收了他們四個人之後，寶玉如果很好，不致教老爺、太太操心

生氣，那時再想法兒辦就是了。」

　　黛玉聽了笑道：「姐姐說的很是，就這麼著罷。今兒給他們四個人上了頭，晚上圓房可把他們都安置在那裡好呢？」寶釵笑

道：「我的意思，把這西邊的兩個小套間打通，把他們四個人都安置在一處，你說好不好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噯喲喲，咱們兩人在一

塊兒，晚上遇見寶玉涎起臉來，我就覺著臉上怪不好的。若把他們四個人放在一起兒，越發沒個意思了。」寶釵聽了，把身子向黛

玉跟前湊了一湊，笑道：「你那裡知道這裡頭的道理呢。我且問你，你我二人自從與寶玉成婚以來，也都一個人兒和他單住過的。

你如今仔細想去，咱們一個人和他住著，他是怎麼一個涎臉的樣兒？如今咱們兩人同在一塊兒，他又是怎麼一個涎臉的樣兒？彼此

比較起來，那個與他有益，那個與他無益，你可就知道了。」黛玉聽了，握著嘴笑道：「可是呢，我瞧著自從咱們搬在一塊兒，他

雖然也是照舊的涎臉，可就比咱們一個人兒的時候安靜多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何如？你想，如今若把他們四個人放在四處，不但寶

玉恣情縱欲，無所不至的鬧起來，他們四個人，勢必也要各出所長，討寶玉的喜歡。將來鬧的虧損了身子，咱們兩人可拿什麼臉兒

見老太太、太太呢。不說是他們鬧的來，倒像是咱們兩人，也不知好歹似的。」黛玉聽了笑道：「姐姐你說的很是。妹妹的愚見，

不過說他們四個人在一塊兒，面光光的沒個意思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呢。譬如咱們姊妹倆，從小兒一塊兒長大的，情同骨

肉，如今又同嫁了一個人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，普天率土，莫不皆然，有什麼沒意思的呢。我們如此，他們自然是一樣的了。若

說不論尊卑貴賤，我們也和他們都攪在一塊兒，這個自然是沒意思，還用你說麼。」黛玉聽了，不覺歡喜道：「這件事，真是姐姐

明見萬里，獨出心裁。妹妹佩服之至。如此辦理，不但與寶玉的身子有益，抑且與他們也好。凡寶玉之一舉一動，皆四人所共見共

聞，免得吃醋拈酸，雞嗔鵝鬥的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顰兒你真是透極了的個人兒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二人俱各大笑起來。

　　正然說笑，忽聽外面有人叩的月門上的銅環兒啪啪的亂響。

　　二人聽了，連忙起來穿好了衣服，跳下炕來。只聽鶯兒在院子裡問道：「誰叫門呢？」只聽門外答道：「是我回來了，怎麼這

早晚兒還不起來麼。」鶯兒聽了聽，像是寶玉的聲音。因為眼看著就要上頭，自己不好意思出來開門，忙走進來向晴雯道：

　　「姐姐，二爺回來了，你快開門去罷。」晴雯笑道：「你們都聽，這個人瘋了不是？你的手教豬咬了，怎麼巴巴兒的從院子裡

進來，教我出去開門呢。」鶯兒紅了臉道：「到底你和二爺比我們又熟些兒。」晴雯笑道：「自己姊妹們裡頭，又撇的是什麼清

呢。若論和二爺熟，金釧兒是在太虛幻境陪著二爺睡過的。」金釧兒聽了，發氣道：「你不用混嚼舌根了，我那天晚上問過二爺

來。二爺說，你那年夏天撕扇子的時候兒，已經和二爺那個話兒了，這會子又充正經人兒來了。」晴雯聽了紅了臉，道：「小蹄

子，你等我開了門，回來再撕你的嘴就是了。」

　　說著便走了出去，「嘩啷」一聲，把門開了。

　　寶玉在外站了良久，正要發火，忽又轉念想道：記得那年叫門開遲了，誤踢了襲人一腳，至今後悔。正在思想，忽聽「嘩啷」

的開了門，抬頭一看，見是晴雯，不覺喜形於色，虧了不曾造次，忙拉了他的手，笑道：「今兒晚上，我可再放不過你去了。」晴

雯忙打了個手勢兒，不許他亂說，怕人聽見的意思。寶玉笑著拉了晴雯便往裡走，問道：「二位奶奶起來了沒有？」晴雯道：「我

們也是才起來，梳完了頭，還沒上去呢，也不知奶奶們起來了沒有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好一對兒懶人，等我進去揭他們的被窩就是

了。」於是，躡手躡腳的走進內室來。

　　只見寶釵、黛玉二人對面兒在炕上坐著梳頭，紫鵑在地下取臉盆並肥皂盒兒。一見寶玉進來，寶釵忙問道：「回來的好快啊，

新親家也沒留你們吃酒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酒也吃了。新親家的酒，無非是個意思兒，那裡有久坐的理呢。」黛玉道：

　　「史大妹妹、三妹妹他們也都回來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他們坐的是轎子，那裡趕得上馬呢。我是大顛著馬回來的，連薛老二、

蓉哥兒、蘭哥兒還都在後頭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這又是牽掛著給他們上頭，所以飛馬跑回來了，也不怕姪兒們笑話。」寶玉笑

道；「他們都不會騎馬，蓉哥兒還好些，薛老二、蘭哥兒那裡能跑馬呢？所以他們才落了後了。」黛玉聽了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總

沒有你的不是。別人是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；你竟是非敢前也，馬大顛也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寶玉道：「罷喲，你們不用一遞一

句兒打趣我了，全當我是為這件事跑了回來了，也沒有什麼怕人笑話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咱們說正經話罷，太太這會子起來了沒

有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到家時，上頭還關著門呢，是我把太太才請起來了，只怕這會子才梳頭呢。」寶釵、黛玉二人此時已梳完了

頭，聽見寶玉說王夫人也起來了，連忙跳下地來。紫鵑、鶯兒端了臉水來，忙忙的洗了臉，他二人本是天生的麗質，敷粉施朱，無

非點綴而已。

　　梳洗完畢，正要同過王夫人這邊來請安，忽見王夫人差了玉釧兒來說：「太太說，奶奶們梳洗完了，先不用過去著呢，就趕著

給他們四個人上頭罷，怕老爺下衙門回來的早，恐怕遲了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你來的很巧，我正等個人兒呢。你去把你媽和柳嫂



子叫來，教他們幫一幫兒。」玉釧兒答應。去不多時，只見白老婆子、柳家的都來了，手裡端著個棒盒兒。打開乃是幾碗雞皮鴿蛋

湯，柳家的先端了三碗，放在寶玉、寶釵、黛玉的面前，笑道：「二爺和奶奶們都熬了眼了，這是我的一心兒窮心。」寶玉道：

「你可有什麼多餘的錢呢，以後再不必了。」柳家的又將其餘的分散晴雯等四人並秋紋、麝月、奶媽子們吃了。這才取過妝奩匣兒

來，柳家的便與晴雯開臉，白老婆子便與金釧兒上頭，寶釵便與鶯兒束髮，黛玉便與紫鵑掃眉。

　　寶玉在四處往來，指點弄粉調脂，奶媽子抱著桂哥兒哄他玩笑，秋紋、麝月在一旁撅著嘴生一會子的氣，又打牙撩嘴的奚落一

會子。

　　不多一時，妝飾已畢。釵、黛二人便將他四人都帶到王夫人上房來。王夫人仔細打量了一番，一個個青蛾皓齒，較從前尤覺丰

韻，心中不勝歡喜。約有巳末午初時分，賈政下了衙門，遂請了賈赦、邢夫人、賈珍、尤氏暨合族人等過來。按著長幼的次序兒，

命他四人磕過了頭。賈政便讓男客們都到書房，王夫人便讓女眷們都在上房，大排筵宴。此時，探春、湘雲也都回來了。王夫人又

差人接了迎春來。寶玉又留下薛蝌，整熱鬧了一天。

　　到了黃昏人靜之時，邢、王二夫人同薛姨媽以及眾姊妹，領了晴雯等四人，開了屏風門，都到賈母上房來。早見上房點的燈燭

輝煌，賈母同賈夫人在正中榻上對坐吃茶，一見眾人進來，忙站起來笑道：「我們等了你們好一會了。」眾人見了，忙走了進去一

齊道喜。王夫人便吩咐地下鋪了紅氈，命晴雯等與賈母、賈夫人磕頭。賈夫人忙將他四人叫到跟前，一個一個的仔細端詳了一遍，

心中甚是歡喜。便向黛玉道：「姑娘，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給他們的，你可把你的尺頭撿個好的顏色、時興的花樣的，每人給他們

一匹；時興新樣的簪花，每人給他們一對，就算我的拜錢罷。」

　　黛玉聽了，正欲答應，只聽史湘雲笑道：「姑太太不用教我姐姐取東西了。昨兒聽見萬歲爺有旨意，教我們給姑老爺、姑太太

承嗣呢，名字都欽賜下來了。只為身子尚弱，不能下地行走，所以還沒到姑老爺廟裡磕頭去呢。這一點兒賞賜他們的東西，我替姑

太太拿出來就是了。」賈夫人聽了，忙拉了湘雲的手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不用多這個心，你們的這件事，我才剛兒也和老太太商量

來，等明兒你女婿身子將養的壯朗了，帶領引見之後，看萬歲爺賞個什麼差事。那時，把你們的舊房子拆變了，就在老太太那邊房

子的前頭，另蓋一院新房居住。我們也沒什麼產業可給你們的，就是萬歲爺賞的幾頃祭田，交給你們掌管。除了春秋祭祀之外，下

餘的幫你女婿當差就是了。

　　至於這一點兒賞賜－－你姐姐的東西也多著呢，你的東西，你自己留著用罷。我的兒，你也是沒娘、沒老子的人，估量著你叔

叔、嬸娘還能夠照應得了你們許多麼？」湘雲聽了，這才不言語了。黛玉笑道：「我這如今，可是你的大姑子了，你可要時時刻刻

的敬我才是。再要像從前在我跟前那樣的放肆，我可就要叫我兄弟狠狠的管教你呢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　　於是，賈母讓薛姨媽同賈夫人炕上坐，邢、王二夫人在炕沿兒上坐，湘雲、探春姊妹等在東邊椅子上坐，尤氏、李紈妯娌等在

西邊椅子上坐，晴雯等四人侍立一旁，自己盤膝坐在一張羅漢椅上。丫環獻上茶來，茶罷，王夫人欠身向賈母道：「請老太太的

示，我們再伺備點喜酒兒吃吃罷。」賈母道：「可以罷了。你們同姨太太白日裡都是吃過酒的了，我和姑奶奶也是才吃了飯了，倒

是大家坐著說會子話兒，早些兒散了，送雲丫頭回去，他女婿沒人照應。再者寶玉房裡收了人，也該趁著好日子，讓他們成緣才是

呢。」薛姨媽聽了，笑道：「這個老太太，不拘什麼事兒，再沒有那麼想的周到了。」賈母又道：

　　「怎麼寶玉也不進來給他姨媽、姑奶磕頭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外頭的酒席也是才散的，只怕送了客也就來了。」

　　正說時，果見寶玉笑嘻嘻的走了進來。見地下鋪著紅氈，不知所以，便向寶釵丟了個眼色，寶釵故意的努了個嘴兒，寶玉信以

為實，忙站在紅氈中間，點手兒招呼晴雯，急的晴雯紅了臉笑著只是搖頭兒。招的滿屋子的人，一齊都笑起來。賈母笑道：「沒見

世面的，誰家房裡收人也雙雙的拜堂麼。你只給你姑媽、姨媽磕頭就是了，難為他們替你養了兩個賢惠媳婦，准你四個四個的收

妾，這還不該磕頭麼。」寶玉聽了，果真與賈夫人、薛姨媽磕了頭。起來又聽賈母的吩示，賈母道：「收妾原沒有男家與尊長磕頭

之說，我們俱各不用罷。你只給你兩個媳婦，每人作一個揖就是了。寶玉聽了，笑著果向寶釵、黛玉深深的作了兩個揖。招的眾人

都笑了。

　　寶玉行禮已畢，便親自搬了一張椅子坐在賈母的身旁，笑道：「我有一件心事要求老太太呢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又有什麼心事

呢？難道房裡收了四個人還不夠麼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不是為我的事。我想我們如今，仰邀上天的眷佑，托賴老太太的洪福，生生死

死的鬧了一場，現在是嬌妻美妾逐隊成行，天恩祖德無可以為報，立了一個推己及人的願心，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。如今，環

兒歲數也大了，蘭哥兒的年紀也不小了，都該是成家的時候了。還有我大嫂子的妹妹綺姑娘，雖說給了甄寶玉，如今尚未過門，我

也要替他們成全成全這件事呢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三件事，你該對你老爺說才是，怎麼求我來了。」

　　寶玉道：「這三件事，我才剛兒已經回過我老爺了。老爺恐怕環兒不成器，未必有人肯把女孩兒給他。我說環兒自從服了孔聖

枕中丹，較前好了許多。我想趙堂官的女孩兒被鬼所纏，是姑老爺替他治好了的；如今差了媒人去說合，只怕趙堂官也不好駁回

兒。范學士素日最愛蘭哥兒，他現有個女孩兒，年紀與蘭哥兒相仿，遣媒去說，斷無不允之理。惟有甄寶玉，現在隨著他父親到邊

疆外任讀書去了，求老太太差人和甄太太說，教他差人到邊疆接了甄寶玉回來。這三件事也就妥當了。還有三件事，也要稟知老太

太，人生的情緣都有個分定：當日梨香院有個齡官，他和薔兒有情緣之分；我鳳姐姐的丫頭小紅，和芸兒有情緣之分；東府大嫂子

的丫頭名字叫個萬兒，和焙茗有情緣之分；這三件事求老太太和大嫂子、鳳姐姐說一說，把他們兩個丫頭放出來。再和饅頭庵的老

居姑子說說，把齡官也放出來，叫他們各遂所願，這就把我推己及人的願心還了。」

　　尤氏聽了，笑道：「寶兄弟，我不信你這個話。我們丫頭們的事情，你怎麼都知道了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大嫂子，你們萬兒和

焙茗，是那年大哥哥新春唱戲，我在小書房裡親眼兒捉住的。」尤氏道：「你那會子怎麼不告訴我們呢。」寶玉道：

　　「這是什麼好事，何苦告訴你們又鬧饑荒，所以我就忍在肚子裡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寶兄弟，我們小紅可又是多早晚兒和芸兒有

緣故？我那裡知道個氣息兒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是寶姐姐告訴過我，他也不知是在那裡聽見來著。」賈母聽了，向薛姨媽道：

「姨太太，你們都聽聽，我素日最惡的是這些男女不安本分的事，誰知道這會子全都出在我們家了。這些事，怎麼教寶丫頭都知道

了呢？」寶釵聽了，便將那年在滴翠亭撲蝴蝶，趕到蜂腰橋，聽見小紅在槅子裡說撿了賈芸的手帕子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寶玉又將那

年在梨香院瞧見齡官在地下畫「薔」字，並賈薔給他買雀兒戲台的話，也說了一遍。

　　賈母聽了，向邢、王二夫人道：「你們聽聽，這些勾當真是咱們夢想所不到的。罷了，秦鍾、智能兒、司棋、潘又安在地府

裡，姑老爺尚且成全他們的好事，何況這些人現在人世呢。

　　既是寶玉有這一番好意，珍哥兒媳婦，鳳丫頭，就把你們的兩個丫頭放出來罷，等寶玉將來由翰林補了什麼官兒，教他每人賠

你們一個丫頭就是了。」尤氏、鳳姐二人俱各滿口應許了。

　　當下大家又坐著說了會子閒話，賈母便催著大家散去，即命套車將湘雲送了回去。寶玉是夜即與晴雯等成緣，無庸瑣述了。

　　到次日，賈政果然差了媒人到趙堂官、范學士家提親。范學士原是個讀書人，又素日最愛賈蘭，一說便應許了。趙堂官雖與賈

府不睦，他女兒為鬼所迷，又是林公救的，又且賈政雖係工部侍郎與刑部無涉，究屬上司，是以也就無不樂從。賈政深為喜悅，回

明了賈母。先下聘禮，只等甄寶玉到來，然後迎娶。賈母又差了林之孝家的，到甄府上將接回甄寶玉來與李綺完婚的話，告知了甄

夫人。甄夫人也十分歡喜，便求賈政寫書一函，擇日差家人包勇前赴邊疆而去。諸事俱妥，賈母、賈夫人仍舊回廟不提。

　　且說包勇本是忠義健僕，領了主母之命，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不過月餘，到了邊疆。見了應嘉甄公，投了書啟。甄公看了來

書，也覺歡喜，擇日打發甄寶玉起身回京。甄寶玉叩辭了他父親，自己坐了馱轎，帶領包勇並貼身的小廝四名，俱各騎了大走騾起

身回京。

　　一路披星帶月，沐雨櫛風，又走了有月餘光景，時當殘臘。



　　這一日走的離京師只剩二十餘里，忽覺天氣聚寒，大雪繽紛，甄寶玉忽覺身體不快，思避風寒，望見前面有一府村堡，十分雅

趣，便命包勇前去借間房兒，暫且歇息歇息，避避風雪。包勇聽了，顛著騾子上前。去不多時，回來稟道：「堡內有一家姓蔣，房

屋十分幽雅，主人不在家，我已向他家老蒼頭借下了。

　　」甄寶玉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催動了騾轎進了堡子門，但見上寫「紫檀堡」三字。又走了一里多路，果見一家房舍，蓋的精緻，

只見老蒼頭開了門，讓甄寶玉在客堂上坐定，火盆內添了些炭，奉上一杯熱茶來，各自去了。包勇與四個小廝，也自去照應行李、

馬匹，躲避風雪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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